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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垦荒曲》
■翟国胜

������上小学时就知道白危是个大作
家，从上海来到黄泛区农场，在这里挂
职任副场长 10 年，写出了一部反映新
中国成立初期一支人数不多的机耕队

在黄泛区荒凉寥廓的土地上开垦荒

地、 建立国有农场的长篇小说 《垦荒
曲》，为黄泛区农垦职工树起了一座丰
碑。 前不久，我静下心来，将这部 1963
年 8 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次年 3 月
再版的上下两卷共 75 章 55 万字的长
篇小说又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 尽管
《垦荒曲》已经面世半个多世纪，但今
天读起来仍是那么亲切， 那么扣人心
弦、发人深省。作品描绘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建立国有农场的艰巨性、复杂性，
绘制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透
露出中原农村新生活的讯息， 既有强
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既
反映了当时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冲

突，又描写了家庭生活中的感情风波，
是新中国小说创作农垦题材的精品力

作。 我以为，用“当代文学史上一朵永
不凋谢的鲜花”评价此书，再恰当不过
了。

农业发展方向的重大主题。 小说
一开始，就通过主人公赵辛田的视角，
交待了黄泛区当初的荒凉萧条：“有时
步行一二十里还听不到一声鸡鸣狗

叫，望不到一个村。即使偶尔碰到个把
村庄，也都残破不堪，找不到一座像样
的房子。举目所见，几乎全是清一色的
在仓促中临时搭盖起来的窝棚。 周围
没有树木，没有寨墙，光秃秃地暴露在
沙岗上，远远看去，仿佛是一群游牧民
族的帐幕。 ”就是在这样一个荒凉寥廓
的土地上，农场职工通过机械化耕作，
使农场在一年多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吸引了周边农民前来参观学习，
让农民自己认识到 “农场就是农村的
旗帜，往后就跟着农场走啦”，进而表
现了国有农场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
时至今日，《垦荒曲》 所表现的土地集
中管理与使用、专业化生产、先进的生
产技术与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相结合

的生产模式对我国发展现代农业仍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
强调：“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
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 ” 农业要实现现代
化，必须走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 时
代呼唤以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

小农生产方式， 进而推动中国农业的
腾飞。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在建场过
程中，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有反动
分子崔八爷、老混斗等人的煽动破坏，
有不明真相的众多农民参与的“抢地”
风波， 有联合国救济总署留用人员的
悲观保守， 有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的
好高骛远。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小说
通过生动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自身的言

行， 刻画出了众多各具特色的人物形
象， 如诙谐风趣、 乐于助人的老拱大
爷，具有丰富革命经历、德高望重的费
场长， 快人快语、 向往农场生活的香
芹，出身书香世家具有“小姐”习惯的
倪若兰， 有着丰富知识与经验但思想
保守、不思进取的耿昌龄，不畏艰难、
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赵辛田等。 赵辛
田作为机耕队长， 是作者着力刻画的
人物。 小说没有把他写成单一色彩的
“完人”，而是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个
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赵辛田在辽沈战
役中负过伤， 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的
号召，从北京来到黄泛区机耕队工作。
他既是一个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

员， 又同常人一样有着丰富复杂的内
心世界。 在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艰
巨的工作任务面前，他也有过急躁，有
过顾此失彼；面对父亲对他“参加革命
多年，最后还是务农”的不理解，他也
有过苦恼； 对参加革命前家里给他定
下“娃娃亲”的妻子，他没有感情，心里
也很痛苦。但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他意
志坚强，不怕困难，在各种矛盾冲突中
以事业为重，不断地成熟起来，带领职
工们艰苦奋斗， 使农场一步步发展壮
大， 而他和妻子也在为共同的事业奋
斗中逐渐有了深厚的感情。 赵辛田这
个立体的艺术形象，让人觉得既真实，
又可亲可敬。

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 白危是一
个阅历丰富的作家， 在语言上造诣很
深。 上世纪 30 年代，他编写了我国版
画史上第一部讲述木刻的 《木刻创作
法》， 鲁迅亲自校阅并为之写序；1937
年白危参加抗日宣传，主编《战号》周

刊；1938 年到延安， 受到毛泽东的亲
切接见，写出了 50 多万字的《延安印
象记》。 《垦荒曲》的语言风格介于雅俗
之间，淳朴自然，细腻流畅，体现出作
者很强的艺术功力。 而人物语言则恰
如其分地表现各自的性格特征， 比较
广泛地运用群众语言， 如将拖拉机称
为 “洋犁子 ”，称不正经的人为 “二流
子”，称喜欢表现自己的人“烧得很”，
穿着讲究为“排场”，土质优劣是“沙地
看苗，淤地看粮”，用姑娘的择偶标准
“宁让机务工压断腰， 不让农工招一
招”表现出机务工地位之高等，具体生
动，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乡土特色。

作者在《后记》中交待了此书的创
作缘由和经过：“写这部小说的起因是
在一九五零年我到豫东参加土地改革

运动， 偶然看见一些形形色色的拖拉
机在漫无边际的田野上奔驰， 引起了
我的注意。 ”“我在这里接触到各种各
样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很年
轻，有的年纪很不轻。尽管各人的出身
不同，经历不同，智慧不同，性格不同，
趣味不同，甚至立场观点也不尽相同，
但党把他们团结起来， 变成了一支改
变历史面貌、向自然进军的坚强队伍。
他们中间许多人， 看来是一些平凡的
人，既是朴素的革命实践家，又是热情
的革命幻想家， 大都是属于具有革命
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正在

成长中的新人。 ”“我因为曾经和他们
在一起度过甘苦与共的日子， 受到了
极大的鼓舞，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这
才下决心把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写

出来。 ”从这些自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
看出，正是因为白危深入生活、扎根基
层，十年艰辛不寻常，才有了《垦荒曲》
这部黄钟大吕之作。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激动人心的深

刻变革， 进行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实
践， 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这是一个需要伟大作品而且一
定能够产生伟大作品的新时代。 我们
期待更多的有出息的作家， 像白危那
样，到沸腾的生活第一线去，“身”入基
层，“心”入人民，写出更多更好反映现
实生活的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
学精品。

最合适的书单
要靠自己寻找

最近，一则题为《复旦中文系教
授写了“不必读”书单》的文章在网上
疯转。 与大家常见的“必读”书目相
反，文中列出了诸多作者认为不必读
的书，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国古典小
说”“绝大多数的西方通俗小说”“所
有名著的续书”“很多经典的哲学著
作”等，一时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
争议。

原作者严锋很快发文澄清，这份
书单来自于他的旧作，网上流传的版
本裁去了他当初写在开头的数段文

字，丢失了原意：“这世上没有适合所
有人的书单。 ”“同样的书，在不同时
期，对于不同人群，价值都是不一样
的。 每个人应该为自己定制适合的
书单。 ”

对于阅读量不够， 缺乏明确方
向，又总想着要读点“有价值”的书的
读者来说，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
书单似乎提供了一条选书的捷径 。
但事实上，因为不适合自己，买来的
书多数被束之高阁。 真正喜欢读书
的人，会主动寻找适合自己的书目，
而不是什么都等着别人“喂”。

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很多初学者
不知道该从何处使劲，让老师开书单
也是人之常情。 尤其对于专业研究
者来说，书单是非常必要而又有效的
导引。 国内外几所知名的大学几乎
都有专业的推荐阅读书单，让不少学
生受益良多。

至于大众阅读，钱穆、季羡林等
“大家” 都曾列过推荐书单，《纽约书
评》《卫报》等全球知名期刊也曾多次
广泛征集作家、学者意见，发布好书
榜单。

但是，无论怎样权威、中肯的书
单，也不可能适合每位读者。 上世纪
20 年代，胡适、梁启超等人均为青年
学生列出了国学领域的推荐阅读书

目，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许多典籍
被列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但
这些书真的必读吗？ 鲁迅专门撰文
嘲讽了一番，而后应友人之邀，又列
出了一份学习文学的书单，与胡、梁
选书截然不同。 这也恰恰佐证了，每
个人对书的理解和视角不尽相同，要
给出一份“适合所有人的书单”，其实
是一个伪命题。

（选自《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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